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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一
座皖北小城。

1923 年，民国政府在清朝驿道基础上
修建的宿县至蒙城的土路，从这儿经过，成
为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

2024年，濉溪县公路总里程达到3645公
里。高速四通八达。国省干线往来交织，县
道蛛网铺陈，乡道阡陌纵横，村道抵田连户。

一条条大道，串起沿路风景，引来四方
游客。在濉溪古城聆听琴声悠扬，在淮海战
役故地感受军歌嘹亮，在柳孜遗址回望滔滔
运河，在临涣茶馆品品“棒棒茶”香。

一条条延伸的公路，构建起物流奔涌的
生命线。不光是传统的煤炭、粮食、口子酒，
还有“醉牛”、花卉、方便面。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一百年，终于，这
里成为有风的地方。

一

关于公路，濉溪人有一段并不美好的回
忆。

濉溪县南北长77公里，东西宽53公里，
县城位于最北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后期，全县的乡村道路还到处坑坑洼洼。从
县城到各乡镇，远的要半天，近的也要几十
分钟。而且货车多，所过之处，尘土飞扬，遮
天蔽日。骑路集严重，逢农村赶集日，堵上
个把小时，已是家常便饭。

当时有一个笑话在坊间广为流传。县
城通往各乡镇的道路中，去百善镇的最好，
水泥路面，双向四车道。大家说，因为那里
有殡仪馆，修条好路送你最后一程。即便如
此，最后还有一小段路是坑洼不平的。

45 岁的谢心想是濉溪县“四好办”工
作人员，一家三代公路人。他清楚地记
得，小时候在修路工地上看到的场景。一
个人挨一个人，有的戴着帽子和口罩，有
的干脆头上裹个毛巾，都把自己捂得严严
实实的。他们先是在马路中间立个三脚
架，吊个大筛子，然后一锨一锨地将灰土
过筛。尘土飞扬，面对面都看不清脸面。
干着干着突然下起雨来，大家赶忙七手八
脚地搭好塑料薄膜保护灰土，到附近的商
店里躲雨，没一会，雨又停了，他们就扯开
塑料薄膜接着干。

那时候修路基本上靠人力，铁锨、扫帚、
爪钩子、人力架车子是主要工具。不光石灰
掺土，要人工翻；就连铺路的油都要自己炒，
在工地上支起两口大锅，像炒瓜子一样，将
原料炒出。尽管如此，一年下来也就只能修
几公里。谢心想唏嘘不已。

等到21世纪初，谢心想参加工作时，条
件就好多了。什么挖掘机、推土机、搅拌机、
摊铺机、压路机等机械设备都有了。濉溪公
路和时代并进，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不
仅仅是设备改善了，政府投资也是逐年增
加，和以前比呈几何式增长，根本不是一个
体量。现在一条6.5米宽的沥青路，每公里
造价200万元，县、乡、村道每年的养护标准
分别是每公里1万、5000、3000元，以前能有
几个钱？”谢心想语气中不无自豪。

经过畅通工程、扩面延伸、交通扶贫、提
质改造四个阶段，濉溪县的交通状况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6年，全县开始修混凝土路，2022年，
实现各村通硬化路。2024年，全县213个行
政村中，189个村通了6.5米宽的沥青路。

从土路，到砂石路，到水泥路，到沥青
路，再到沥青混凝土路，濉溪公路发展史是
一部蝶变史。管理也向制度化、科技化、信
息化转变。

濉溪县建立了三级路长制，每个镇明确
2名专管员，严格培训上岗。在全县范围设

置24座非现场动态执法卡点，国省干线公
路全覆盖，实现治超全天不间断执法。自行
研发了综合管理平台APP系统，建立数据采
集处理长效机制，开展路况评定自动化检测
工作，总长近2800公里的省道、乡道、村道，
每个月保证巡查一遍路况，巡查养护轨迹在
平台上一目了然。

2024年，濉溪县荣获第四批“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称号。濉溪县一鼓作气，实
施建设农村“进村入户”道路工程，计划用十
年时间，投资约十亿元，按照3.5米—4.5米
四级公路的标准，修建村内道路及巷道，将
路修到家家户户。首批选 3 个村作为试
点。一开始，交通部门工作人员还有所顾
虑，材料费由政府出资，工钱毕竟要受益的
农户集资，他们有没有意见，愿不愿意？没
想到，工程启动后，老百姓非常踊跃，集资异
常顺利。

要想富先修路，已然成为濉溪上下的共
识。截至2024年底，濉溪县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 394 公里，县道 457 公里，乡道 843 公
里，村道 1951 公里，公路网密度 183.44 公
里/百平方公里。全县公路由线变网，由窄
变宽，由通变畅，由行变赏，一路一景。

二

周一从家里驱车到30公里外的工作单
位，接下来吃住在道班，夏天早上6点上路干
活，冬天则是8点，路面脏了要清扫，路面破
了就修补，每天巡查来回至少100公里，周五
下班回家。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铁佛养护
中心6名工作人员周而复始着这样的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期，赶上最后一班接班
福利，参加工作的王建才，如今担任铁佛养
护中心主任。说起辛苦，他不以为然：“我们
2014 年由以前的几个乡镇道班整合而成，
主要负责县域西北部的张百路、铁白路等6
条县道168.5公里的道路日常养护管理、突
击抢修等机动任务。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了，
比起以前好得太多了。”他指了指身边的一
众养护车、装载机、洒水车、路面清扫车。“以
前哪有这些设备，养护公路全是手工干。拎
着水桶，扛着扫帚、铁锨，看到脏的，用扫帚
清洁；遇到路面高凸的，用铁锨铲平；碰到坑
洼，就用路边水沟里的水拌泥土和砂石来填
补。夏天一身包，冬天一身霜，晴天一身尘，
雨天一身泥。我父亲就是干养护工的，我印
象中，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每天凌晨三点
就出门了，回家时我都睡着了。一天下来，
不说干活，光走路就得有几十公里。劳动强
度那么大，食堂里有个白面馍，自己都舍不得
吃，要带回来给我们姊妹弟兄5个。那时候，
一个星期只休一天，我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带
着我们去河边逮鱼。哥哥在上游赶鱼，我们
在下游用桶捞……”说到这儿，王建才的脸
上绽放出笑容，他的眼光投向远方，沉浸在回
忆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好像父亲
从未曾离开。

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王建才对于“坚
韧”“奉献”“热情”这些词儿，甚至有点惶
恐。“除了照顾家里面少点，还有夏天辛苦
些，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
他憨厚地笑了笑。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公路人的思想是一
样的，一样的朴实，就像铺路的石子。不管
时光如何流逝，公路人的情怀是一样的，一
样的执着，恰如脚下的道路。他们的脸膛都
是黝黑的，皮肤都是粗糙的。不会高谈阔
论，更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谈及家庭、孩子
时，偶尔露出会心的笑容。他们不光接了父
辈的班，更传承了父辈的精神。不同的是，
父辈修的是普通公路，他们则是打造品质示
范路、文明和谐路、平安畅通路。相同的是，

他们肩上都挑着重重的担子，一头是公路，
一头是家庭，分量一样重，味道也一样甜。

三

仿佛一夜之间，濉溪县动起来了，活起
来了，热闹起来了。

70多岁的老汉早上从自家的菜地里采
摘一麻袋蔬菜，到县城的菜市售卖，中午收
摊，回家吃饭。

家住陈集的老两口，以前购物看病选择
离家更近的邻市宿州，几十年没来过濉溪县
城了。现在，也没什么事要办，专门抽出一
天时间到县城转转。

以前临涣茶馆的茶客多是当地居民，还
有少量的摄影家和驴友。如今，县里其他乡
镇的动辄五六个人组团去临涣喝茶，中午吃
个烧饼，喝碗羊肉汤，回来顺手带点包瓜、酱
菜等当地特产。

这一切，都受益于“村村通”公交。2016
年，濉溪县由政府出资5000万元，收购全县
各条线路农班线的运营权，同时每年补贴
4000万元，大力发展绿色公交，推进公交线
路向集镇、矿区、学校、景区等延伸，实现每
个村都通公交。进城一块钱，全县一个价。
并且对70岁以上老人、离休干部、新中国成
立前参加工作者、二级以上肢体残疾人、盲
人、残疾军人、现役军人等七类人群免乘车
费。而此前，从濉溪县城到最远的乡镇双堆
集坐车需要十七八元，如果碰到节假日还会
涨价。

出门就有水泥路，抬脚便上公交车，市
民们用脚投票。表达支持。与此同时，一幕
幕温馨的故事在绿色公交上演。

2021年的一天，司机跑到总站，乘客下
完后，发现某处角落里遗留下一个尼龙带
子，打开一看，除了衣服外，还塞了 3 万元
钱。调取监控发现，失主在县医院下的车。
几经打探，将看病的救命钱归还原主。

一个夏天的晚上，已经收工的司机从南
坪派出所经过时，一个老太太摆手示意停
车。得知她要到十多公里外的双堆，顺路的
司机让她上了车，把她送到目的地。

铁佛有个乘客，家庭条件困难，孩子生
病，要定期去县医院治疗，他又不在免费的
七类人群之列。公交公司得知情况后，在开
会时，把这位乘客介绍给各位司机认识，让
他免费乘车。

一位司机在小吃摊吃饭时，听到旁边的
闲拉呱，说前一日有东西落在了公交车上。
主动上前询问乘车的时间、班次等具体情
况，然后在公交群里发信息，很快便找到了
遗失的物品。

濉溪恒瑞公交公司驾驶员高华或亲历
或见证了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而一个善
举就是一束光，点亮黑暗，修补信心，也为濉
溪这座好人之城做着生动的注脚。

今天，55 条公交线路覆盖濉溪所有镇
村，341辆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奔驰在宽阔
的乡间大道上，年运送乘客2400余万人次，
单日最高达17万人次，平均每年为全县群
众出行节约资金近 2 亿元。实施“交邮合
作”，快递进村，方便了村民；农产品出村，村
民鼓了腰包。民生工程畅通了群众出行“最
后一公里”，既赢得民心，也赢得荣誉。濉溪
县获评“安徽省城乡客运一体化示范县”“安
徽省第一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获省 5A 级（最高等级）荣誉称号。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从无到有、从有
到好，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户到厂房，畅通南
北、纵横四方的路网，是一代代公路人用青
春和汗水，在大地琴弦上奏响的华美乐章。
唯愿桥都坚固，道路都光明，生活处处都是
有风的地方。

濉溪，一个有风的地方
高 翔

凡上过中学学过中国历史者，皆会对
“三元里”印象深刻。180多年前，中国积贫
积弱、备受欺辱，而三元里则是让国人扬眉
吐气的地方，一片英雄的土地。

三元里，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下辖的一
个街区，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广州火车站
北边。

180多年前，三元里还是离城区较远的
农村。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常年无
冬，地势平坦，河网纵横，村前屋后及道路边、
河沟旁，长满了参天的榕树、芒果树、木棉树、
大王椰子树，地里的庄稼一年两熟乃至三熟，
河里的鱼有时会蹦到岸上来。大自然的馈
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田园牧歌般的
生活在一天突然被打破。强盗来了。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次年，英
军占领广州城，控制了四周的炮台。其中的
四方炮台就在广州城北边，英军以炮台为据
点，四处烧杀淫掠。

1841 年 5 月 28 日，英军在广州城北的
西村、王圣堂、三元里、萧岗一带抢掠，奸淫
妇女，激起民愤。5月29日上午，盘踞在四
方炮台的英军又闯进三元里的南约调戏妇
女，抢夺物资。村里颇有民望的韦绍光等
人闻讯赶来，在村内的东华里门口占据有
利位置，瞅准时机巧妙出击，当场打死几名
英军士兵。

侵略者落荒而逃，势必会来报复。与其
被动受欺，不如充分准备，主动出击。5 月
29 日下午，三元里村民聚集于大祠堂共商
抗敌大计，派人四处联络，呼吁广州城郊各
乡民众联合行动。萧岗村举人何玉成发出
飞柬传书，南海、番禺、顺德、增城、从化、花
县等地同仇敌忾。

写出了《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既有气节，
更讲究战术。三元里民众以己之长制敌之
短，利用水田泥沼打伏击是最好的办法。5
月30日晨，三元里千余民众以三星旗为令
旗，持械向四方炮台发起佯攻。头天吃了大
亏正窝着一肚子火的英军仗着枪炮优势倾
巢而出，被引入三元里村西的牛栏岗。事先
埋伏的各县乡义民约 7000 人围住英军冲
杀，适逢大雨，英军枪炮无法击发，义民的锄
头钩叉砍瓜切菜般向侵略者劈头盖脸砸
去。英军被打伤约50人，不顾一切逃跑了，
义民缴获的武器、军服至今犹在。5 月 31
日，南海、番禺、顺德、增城、从化、花县 103
乡及纺织机房、打石业的队伍陆续赶到，集
结在四方炮台周围，迫使英军撤出广州城。
此后，三元里一带成立了“平英团”，街约、社
学、团练、义勇等组织纷纷成立，时刻做好迎
敌准备。

三元里自古孝义传家，抗英斗争响彻云
霄，树立起一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站起

来而英勇不屈、抵御外侮的不朽丰碑。
100 年后，凶恶的日本强盗又打来了。

同样面对外侮，三元里再行义举，用抗英时
的土炮回击日本强盗。面对侵略者推行奴
化教育，三元里人民提出“宁卖祖宗田，不丢
祖宗声”，拒绝听日文讲课，维护我中华血
脉，不当亡国奴。

多难兴邦，历经 100 多年的屈辱和抗
争，1949 年，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自
此，三元里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
进。改革开放以来，三元里所在的珠三角勇
立潮头，敢为天下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齐头并进。如今的三元里是广州市白云区
的示范首善社区，年生产总值超500 亿元，
居白云区前列。

当年的平英团所在地已辟为抗英斗争
纪念馆，紧邻的三元里古庙内两尊抗英土炮
完好陈列着。看到这些，心中的丰碑更加清
晰起来，不仅有实物的丰碑，更有精神的丰
碑。丰碑这样昭示：只要有那么一口气，只
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怒发冲冠，就有压倒
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吓倒。
无论是西洋的红毛鬼子，还是东洋的矮脚鬼
子，何足惧哉。当年三元里人民的锄头钩叉
可以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如今经济科技都
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人民足以使任何魔鬼
缩起魔爪、脚下发抖。

4月，人民路小区的新家飞来一
对稀客，两只美丽的鸟儿不停地在
厨房、门厅玻璃窗外徘徊。它们通
体羽毛为灰色系，体型如鸽子般大
小，脑袋相对较小，儿子在网上搜索
后确定就是斑鸠。

归来的“老房客”

我们是去年买的二手房，搬家前
打扫卫生曾经在卫生间的玻璃窗外
发现一个空荡荡的鸟巢，当时当成废
弃巢穴给清理干净了，仅窗框间隙里
密密麻麻的鸟粪就耗时10多分钟。

联想到前户主的这套房子曾长
期闲置，或许它俩才是原住民，鸟巢
见证了它们繁殖孵化幼鸟的艰辛。
新繁殖季到来，发现旧巢不见的它
们有些不知所措，准备在附近勘察、
重建。接下来的几天，每天清晨都
能够看到它俩劳作的身影，嘴里叼
些小树枝什么的。很快，厨房窗外
已经堆积了不少筑巢材料。

两只鸟儿的“倔强”

看着它俩如此辛苦，我也格外
地内疚。自己搬新家，却把它们的
房子给拆了，于是到外边捡了些小
树枝偷偷撒到斑鸠夫妇新窝的位
置，也算一点补偿。斑鸠夫妇似乎
接受了这个善意，继续筑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
追悔莫及。为了让斑鸠夫妇尽快住
进新家，特意为它俩和未来的宝宝
量身网购了一款特大号鸟巢，夜晚
趁斑鸠夫妇不在，悄悄放到厨房窗
外的另一侧，期待给它俩一个惊
喜。然而，斑鸠夫妇第二天始终没
有出现，隐隐有种做错事的念头。
第三天，第四天……仿佛忘记了这
个老家的存在，附近也没有看到它
们熟悉的身影。

应该是这个凭空出现的豪华鸟
巢吓到了斑鸠夫妇。一种莫名的失
落与内疚弥漫在心头，再次把鸟巢
移到门厅的窗外。然而，时至今日
也没能令它们“回心转意”。

做对“大邻居”

斑鸠夫妇的离奇“失踪”，给我
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惆怅。很长一
段时间里，每次走进厨房，都会条件
反射地瞄向窗外，期待着那对熟悉
的身影再次现身。

特意撒下的一把小米还在窗
台，硕大的人工鸟巢虚位以待，正是
人间四月天，葱绿小区鸟语花香映
入眼帘，然而与鸟为邻的梦幻场景
从此消失。

之前的几天因为担心惊扰到它
们，甚至都没有用手机拍下一幅照
片。倒是老婆大咧咧地为它们留下
一张倩影，弥补了些许遗憾。一边
是发自心底默默地道歉，一边满心
地期待。清晨在楼外清脆悦耳的鸟
鸣声中走进厨房，窗外依旧是空落
落的栏杆，和东侧角落里半拉子工
程的鸟巢。

或许斑鸠夫妇还会归来，或许
缘分已经消失，那就顺其自然吧。
相信它们也会在小区里，在附近周
边筑造新的暖巢。即便做不成小邻
居，也可以做成大邻居，同属于相
山，淮北，安徽，中国……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与鸟为
邻，这道美好的风景线融入广袤的
大自然赏心悦目更和谐！

乡土文学是我在西北求
学想念家乡时最好的慰藉。

走近乡土，风物美，人情
真，人性淳，美不胜收。其中
作家刘亮程所著的《在新疆》

《一个人的村庄》等作品在他
乡陪伴了我数年，让我不能忘
却梦中那广阔的皖北平原。

文中有夏黑冬黄的两窝
蚂蚁，数百木根垒成的猪圈，
梁上挂、墙角倚的农具，还有
牛马牲畜的荒唐事。滚着长
大的西瓜，被藏起来的一河
水，韩老二那阳间的黑，还有
飞不稳的老蚊子，没头的偷苞
米的贼……这是他的乡土。
笔端下压抑着心心念念，纸张
上蕴藏着深深切切，文字的力
量，震动人心。这乡土，写下
了人生的感悟。

他说每个村庄都用一条土
路与外面世界保持着坑坑洼洼
的单线联系，其余的路只通向
自己。每个村庄都很孤独。

我想见见这孤独的村庄。
于是在河南夏邑八里店为看舞
龙舞狮错过了班车，去四川乐
山乌木桩认错指示路牌多费了
油钱，往甘肃武威大坪山突遇
大雪封路在党群服务中心等了
一天……可目光所见无甚区
别，总离不开房屋，田地，牲畜
之类。多少年的新农村建设抹
去了村庄的岁月痕迹，经过文
旅投资、完善基建、环境整治等
等确实是旧貌换新颜。身在异
地他乡，许多次我都对村庄有
了别样的想法，或许这才是“一
个人的村庄”的本意，我的村
庄，也是如此。

它不孤独，人才孤独。安
慰着此心安处是吾乡，可时不
时地有些许惆怅。乡土啊乡
土，人生啊人生，除了生死大
道，其余的路只通向自己，余
下的四通八达与嬉笑怒骂，只
有自己消受。江南江北天晴，
千里万里月明，想起梦里的村
庄，才能安慰四处漂流的魂
灵。我终将归于乡土一场一
场的风中，在平原上，与尘土、
炊烟、树叶和草籽一起，一年
一年地，起起落落，再一次感
知血脉里的恩惠与生机。

乡土，安抚了初心与灵魂
的孤独。

我离开村庄时还没有一
把铁锨高，家中长辈爱护，也
有愧没做过多少农活，往后也
只是几次回去摸下门锁。就
像他说人们总是把割草浇地
这样的事情看得太随便平常，
往往是凭一个念头，也不跟家
里人打声招呼，提一把镰刀或
扛一把铁锨就出去了，一天到
晚也不见回来，一两年过去了
还没有消息。许多人就是这
样被留在了远处。

在记忆里，长辈们对土地
总是暗暗抱怨，年轻人大多外
出务工不再回来，小娃儿也全
都送到城里读书。多少年后

辗转数地，淋遍烟雨才明白，
手 上 的 老 茧 终 究 飞 不 出 蝴
蝶。于是旷野里的村庄行将
废失，最能征善战的大鹅，埋
了一辈子骨头的狗，每个傍晚
都照在斑驳门框上的那一抹
斜阳……都归于沉寂。那么，
回家的路，也变成了作者笔下
的虚无之途。我们也彻底失
去了乡土。

兴农之路，振兴之路。当
这一辈差不多年岁的孩子回
来看时，一切都变了，曾经出
走的不少人又都投身于此。
不再有密不透风的草莽，不再
有木把腐朽的铁锨，不再有人
力难挖的泥塘，有的是机械
化，标准化，组织化，有的是深
耕，是良种，是希望。

乡土，走好了希望与振兴
的路途。

时代进步变化快，可我走
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
的东西去道别。谁能想到地
底深处的大风，更猛，更黑，朝
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
骸和根须，就像一场一场消散
的梦。什么才是永恒？他说
时间本身也不是无限的，所谓
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
间完了，这件事物还在。时间
再没有时间。

吹过东南西北潦倒风，赏
过春夏秋冬婆娑月，望过生老
病死消遣路，我知道自己终究
会消磨完，更是不会一直存
在。悲观地说，我知道我最终
会归于哪里，按着阴阳风水，
族谱辈分，在村庄老陵，在湖
边碱地，在柳林靠西。

难以永恒，可盼归宿。万
幸我的归宿挨着大片芦苇。
风吹过，似云霭徘徊万般迷
离。我幼时学侠客纵情在此，
迷途而不知返。年岁渐长，忧
风愁雨相仿，于是棒打芦花，
野凫争渡，大煞一片风景。到
如今，点点滴滴，却想重游故
地。政府在守住耕地红线的
前提下规划建设，各方组织相
互配合，人多了，心齐了，这附
近的生态农业旅游搞得实在
火热。芦苇依旧，抬眼望去往
西有新楼，向东有游园，北面
果树成林，南边鱼塘相连，皖
北大地，实是美景。

乡土，给予了恩惠与繁荣
的归宿。

这辽阔的皖北平原，生不
出贫瘠的情感。孤独的人，归去
吧，也无风雨也无晴。同作家刘
亮程笔下一般，再开一次院门，
放进鸟和风，看见芦苇和铃铛
草，用日日升起的炊烟铺好天
路，降临时又能碰到青草朝露。

乡土啊乡土，我对你满怀
真挚的热爱。你将我的人生
围绕，你一场场吹起的风，扬
扬荡荡，总能吹动我内心深处
无边沉静的旷野和天空。

乡土，我唯一的去处和归
宿。

我静坐着听雨
听它不紧不慢地嘀嗒轻吟
看它悄然滴湿每一方角落
这雨，下得迷茫又孤寂

五月的雨携着缕缕冷气
轻拍在我蓬乱的发梢
此刻，心底有多少纷扰愁绪
如雾霭般，不可触摸
下得迷茫，又透着孤单

每一滴，都似尖锐的针芒
刺痛着我那被时光雕琢的心窍

田埂之上，本应是丰收的欢畅
此刻却被这雨织就的愁网紧紧捆绑
麦穗低垂，宛如沉默的诗行

这雨，宛如时光悠悠的叹息
道尽了生活的无奈与岁月的沧桑

我站在这雨中，如一尊沉默的雕像
任愁绪如疯狂的藤蔓，爬满心墙

三元里，一座丰碑
田志俊

乡土，乡土
李 臻

晚霞送归人。■ 摄影 许培社

顺其自然
赵光明

听雨
祁雪林


